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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街心公园旁，与俞樾大师的石像为邻已

近30年。每当我去公园散步或休憩，见到石碑上

的俞樾诗文，便会轻声朗读起来：“年年史埭度元

宵，笑倚楼头兴最饶。青白两龙才过去，滚球灯又

到潘桥。”

每每读俞樾的诗文，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孩提时

元宵节观赏春灯的情景。“十三上灯，十八落灯”，那时的

临平北大街史家埭一带，家家户户门口张灯结彩，悬挂着各种形状

的春灯，点上蜡烛后，晶莹璀璨的光芒照亮了整条街市。闹元宵，正

月十五是高潮。提灯踩街的表演队伍从四里八乡赶来，锣鼓声、爆

竹声此起彼伏。“锣鼓响，脚底痒”，我迫不及待地往人最多、最热闹

的地方钻。高跷队来了，踩着木棒演绎《西游记》；舞龙队来了，上演

“双龙争珠”的精彩场面；滚灯队来了，几位大力士将手中的滚灯飞

快旋转，发出“嗖嗖”的声响，划出一道道弧形的光线；鱼灯队来了，

一条条“锦鱼”在空中跳跃、翻腾……灿烂的春灯，精湛的表演，看得

我眼花缭乱，只觉得“好看”。

当年，俞樾大师在观赏临平元宵灯会后感慨万千，写下的诗句

也成为临平元宵灯会独特的文化符号。

我读俞樾的诗文，能感受到大师对滚球灯饶有兴致、情有独

钟。滚球灯究竟是何物？其实，滚球灯就是滚灯。上世纪80年代，

县文化部门组织力量挖掘民间传统文化，翁梅（现南苑街道）的滚灯

拂去岁月尘埃，重新出现在元宵灯会、元帅庙会上，绽放出耀眼夺目

的光芒。

上世纪 90年代的一个元宵节前，我前往翁梅的大园、五科、姚

家、高地等村采访滚灯相关事宜。滚灯是用毛竹片编成的球，有大

有小，球的中间可以点蜡烛。现场一位村干部问我：“你会耍滚灯

吗？”我摇摇头回答：“不会。”说着，村干部便举起滚灯，做了几个示

范动作，边做边介绍：“这叫‘燕子高飞’，那叫‘鹧鸪冲天’。”我也想

试试，抓起一只滚灯举了起来，不由得惊呼：“哎呀，太重了！”即便能

举起来，却怎么也转不起来。那位村干部急忙接过滚灯，笑着说：

“这只滚灯有 30多公斤重哩，你这拿笔杆子的，哪有这么大的臂

力？”

这次采访中，我了解到临平滚灯已有800余年历史。它最初是

用来防范海盗的，后来渐渐演变为强身健体的器材。采访结束后，

滚灯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县文化馆在传统滚灯中融入舞蹈技巧，使之成为临平民

间艺术的瑰宝。

有一次，县文化馆开展滚灯彩排。走进演出场地，只见演员们

头扎白巾，上身穿镶有蓝、绿、黄、白色边的对襟衫，系着红腰带，下

身穿黑色或蓝色灯笼裤，脚穿白底黑布条草鞋，活脱脱一副古代武

士出行的模样。

音乐响起，舞台两侧的演员手持滚灯，以“猛虎跳涧”的动作登

场。紧接着，大滚灯随着男演员的舞姿滚动、抛起，小滚灯则在女演

员的手中轻快跳跃，时而如波浪起伏，时而似鱼跃龙门。整套动作

有力、流畅又漂亮，深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我不禁想，若是俞樾大

师看到这一幕，或许会在诗文中用“美轮美奂”来形容。

一年又一年，转眼就到了2008年。这一年，国人翘首以盼的奥

运会在北京举行。作为家乡报的记者，我一直在采访与北京奥运会

相关的新闻。一天，我在采访中突然听到“阿拉滚灯将在奥运会开

幕式上演出”的重磅消息，第一时间就向值班总编辑报告。后来，家

乡报及时报道了临平滚灯在鸟巢进行开幕式前展演的盛况。

退休赋闲在家后，我读着俞樾诗文看春灯的劲头依旧不减当

年。每年元宵节，我都会和老伴去人民广场，或是到塘栖赏春灯，只

是看来看去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始终找不到俞樾大师诗文里的那种

意境。

去年正月十四傍晚，我和老伴正在家里吃饭，忽然阵阵锣鼓声

从桂芳桥方向传来。我对老伴说：“今晚好像有热闹，吃完晚饭去看

看？”老伴也爱热闹，立刻放下碗筷，和我一起下了楼。

原来，这天傍晚临平街道举办“史埭春灯——最临平”游灯活

动。我们跟着人流来到桂芳桥边。作为游灯活动的起点，这里已经

聚集了许多参加活动的队伍：有的手提滚灯，有的手执鱼灯，有的身

着汉服……看这架势，仿佛要重现千年灯火盛景，再现临平厚重的

非遗民俗文化。

活动开始了。队伍一路巡游一路展示，有的将滚灯技艺演绎得

淋漓尽致，有的把鱼灯舞得如碧波荡漾……活动十分精彩，尤其是

滚灯表演，再次展现了临平文化的璀璨魅力。

回到家，我又朗读起俞樾大师的诗文：“史翰林居片瓦无，儿时

踪迹未模糊。如今画入云萍录，史埭春灯第一图。”老伴问：“啥意

思？”我说：“史埭春灯不仅是《云萍录》里的第一图，也应该是临平元

宵节最动人的一幅图。”我的解释不知是否恰当，真期盼老邻居俞樾

大师能指点一二。

日暮时分，办完事，我从杭州客运中

心站上车，坐上了开往临平方向的地铁。

列车在漆黑的隧道里穿行，车厢连接

处的那盏广告灯箱，以红色宣纸为底色，

上面书写着四个温润的毛笔字：“上元喜

乐。”灯箱旁画着一个青瓷小碗，碗里盛着

几枚汤圆，其中一枚饱胀得破裂开来，溢

出流心的芝麻馅儿，一团虚白的热气缓缓

飘出。我盯着那碗汤圆看了很久，慢慢觉

得：这节由铁皮铸成、轰隆隆作响的现代

车厢里，飘荡着一种温馨的古意。

古意，就藏在我座位的斜对面。

那里坐着一位年轻人，他的打扮吸引

了我的注意。他二十岁出头，身形清瘦，

一身宋代襕衫：石青底，领口滚月白，腰间

松松系着绦带。头发一丝不苟地束在幞

头里，额头干净光洁，像是刚从台上下来，

还维持着表演时的规整装扮。

最有意思的是他的鞋子，不是戏台

上那种厚底靴，而是一双安踏运动鞋，

鞋尖还沾着好几片红色的鞭炮纸。看得

出来，他刚从一场商演里脱身，没来得

及卸下一身装扮，就匆匆扎进了晚高峰

的地铁里。

他安安静静地坐在我斜对面，脊背挺

得笔直。车厢里摩肩接踵，没有人特别留

意这位青年，最多匆匆一瞥，觉得这身宋

代衣衫有些特别，便移开了目光。

我起先只当他是赶场的演员，直到他

从襕衫宽大的袖筒里摸出一部手机，拇指

在屏幕上飞快滑动，动作娴熟，带着现代

人特有的迅捷。那一瞬间，先前萦绕在我

心头的那层古意，“啪”地一声，像被指尖

戳破的肥皂泡，碎成了满车厢扎扎实实的

烟火气。

地铁报站的电子音刚落，他忽然对着

手机开口，没有开免提，声音压得很低，却

带着一种刻意端住的平稳，像在舞台上念

白一般，一字一句都收着情绪：“妈妈，我

刚从西湖银泰城的场子下来，现在坐一号

线去临平。”

临平？！居然同站！我下意识地打量

他。襕衫的下摆随着地铁的轻微晃动扫

过他的运动鞋。襕衫的布料不算精致，上

面还沾着一点若有若无的舞台妆脂粉

气。我这才看清，他的脚边放着一台手提

式蓝牙小音箱，散发着一种特别的气息

——一半是戏，一半是生活。

片刻后，手机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

音，软乎乎的，语速不快，每一个字里都裹

着牵挂：“中饭吃了吗？别总吃外卖。”

他笑了一声，那笑容里藏着少年人的

局促，也有着硬撑出来的成熟：“吃了，同

事带的盒饭，元宵节加餐，有鱼有肉有水

果，很丰盛。”

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语气放得

更缓更稳：“从大年初六上班到现在，一切

都挺好的，活儿多，赚得也多，您别担心

我。”

我心里一沉：大年初六，元宵节。这

两个时间点，像两枚沉默的钉子，一前一

后把这个年轻人牢牢钉在了现实的坐标

上。春节还未完全走远，年味仍弥漫在城

市的大街小巷，这本该是“家人闲坐，灯火

可亲”的元宵夜，他却在一场接一场的商

演里奔波。那身宋代襕衫，此刻不再是风

雅的象征，更像一层薄而脆的壳，堪堪裹

住一个在城市里讨生活的年轻人。

他演着古人的风雅，裹着自己最现实

的人生。

他一动不动，像是在酝酿一句攒了很

久却迟迟说不出口的话。

地铁驶过临平南高铁站后，车厢里的

乘客渐渐少了下来。他对面的长椅上，只

剩下他一人。他挪到长椅最边上，挨着车

门，倚靠着铁杆子，深吸了一口气，胸口微

微起伏。

“妈，”他终于开口，声音里多了一丝

不易察觉的发紧，一丝难以掩饰的哽咽，

压得极低，几乎要被地铁的轰鸣声吞没，

“今天是元宵节，祝您节日快乐！等我忙

完这阵子，就……”

话音还没落，地铁忽然猛地一晃，像

是碾过轨道的接缝，整节车厢剧烈震颤。

一句没说尽的祝福，就这样被一阵颠

簸打断了。

没有波澜，没有遗憾，甚至没有人在

意。

可有些话，打断了，也就过去了；有些

思念，注定只能悄悄埋藏在心底。

地铁恢复了匀速前行，灯光一明一

暗，隧道在窗外飞速后退。印着“上元喜

乐”的汤圆广告，不时从眼前划过。

报站声响起：“下一站，临平。”

地铁缓缓减速，乘客们不约而同地站

起身，等候在车门前。

临下车时，他又对着手机轻声说了一

句：“等我演完这场，就给您打视频电话。”

车门“滴”的一声打开，他拎着小音

箱，迈步走了出去，我跟在他身后。

石青色的襕衫在人流里格外显眼，素

净、与众不同，却也因此显得格外孤独。

他顺着人流往前走，身影很快被站台的灯

光笼罩，只剩下一点淡淡的青色，在我的

视线里一闪，便消失不见了。

人是要活在时间里的，时间是要活在

人里的。这个穿着宋代衣衫的年轻人，没

有活在宋词里的上元夜——没有花灯十

里，没有对诗猜谜，没有月下品汤圆，却用

自己的方式活在当下，活在撸起袖子奋斗

的美好光阴里，活在一句轻得几乎听不见

的祝福里。

他演着千年以前的锦绣风华，守着人

间最朴素的亲情；他把历史穿在身上，把

生活扛在肩上。

我望着他消失的方向，在心里默默祝

福：“上元夜，愿蓦然回首，好景仍在，故人

依旧，生命里多的是良辰，多的是团圆，多

的是喜相逢！”

地铁车门缓缓关上，列车重新启动，

向着下一站驶去。

车影掠过的刹那，对面站台上的广告

灯亮着，“上元喜乐”四个字温和而安静，

画面上那团热气依旧在徐徐上升。

我掏出手机，手指在屏幕上轻轻按下

几个字：妈妈，我好想你。元宵节快乐！

这世上最好的上元，从来不是千里花

灯，而是一句平安，一声思念，一份无论走

多远，都萦绕在心头的惦念与团圆。

开往临平的上元夜
○ 姜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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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年年元宵，今又元宵。临平城区沉醉

在火红的灯海中，大红灯笼高高悬挂，不

仅烘托了新年红红火火的热烈气氛，也拉

开了元宵灯会的序幕。

如今临平的元宵灯笼早已不是过去

的模样，元宵灯会也不再是昔日的光景：

灯笼不仅制作精良、式样繁多，更融合了

高科技手段；灯会也不拘一格，巡游舞灯、

广场灯展、商场灯谜等形式丰富，既凸显

了历史文化底蕴与地域特色，也让灯笼千

变万化，令人目不暇接，让灯会赏心悦目、

热闹非凡。

“年年史埭度元宵，笑倚楼头兴最

饶。青白两龙才过去，滚球灯又到潘桥。”

去年，临平结合清末国学大师俞樾笔下的

“史埭春灯”，举办了非遗鱼灯巡游活动。

活动从桂芳桥出发，途经北大街、俞樾纪

念馆、街心公园、九曲营步行街，最终抵达

戏曲交流中心。人们身着簇新服饰跟随

巡游，男人肩头坐着孩童，女人怀中抱着

孩子，子女陪伴着老人，青年男女并肩而

行……一路巡游，一路人声鼎沸，这般轰

动的场面，若是俞樾大师还在，想必也会

叹为观止。除了巡游活动，当地还在人民

广场等地举办了特色灯展。千百盏火红

灯笼随风摇曳，千百条灯谜随风飘动，人

们徜徉在灯的海洋中，细细观赏千奇百态

的灯笼，流连在灯谜的丛林里，静静思索

着含义深远的谜底。这场历史与文化相

融的灯会，彰显了临平深厚的人文底蕴。

人们行走在历史文化长廊中赏灯，漫步在

现代生活大道上猜灯谜，既烘托了现代元

宵的热闹气氛，又体味到了临平浓浓的文

化韵味。

逛灯会、赏灯笼、猜灯谜，是传承两千

年永恒不变的民族胎记，是沿袭两千年清

晰闪亮的历史烙印，是承载两千年一方水

土的文化根脉。据《临平镇志》记载，四五

千年前，人类便在此繁衍生息。北宋端拱

元年（988），始置临平镇。在历史的长河

中，临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地域特色与元

宵灯会文化。每年元宵灯会，临平都万人

空巷、热闹非凡。1994年，元宵节前两个

月，临平各中小学就向学生布置了每人制

作一盏灯笼的任务。一所学校千余学生，

便有千余盏灯笼；数所学校相加，就有近

万盏灯笼。一时间，临平沉浸在忙碌而喜

庆的氛围中。元宵灯会上，快乐荡漾在临

平人的脸上，幸福流淌在临平人的心中。

临平是一座勇于改革、乐于创新的城

市。千百年间，临平在元宵灯会的传承中

不断改革、努力创新，灯笼新品种层出不

穷，所制灯笼形式多样、栩栩如生，有滚

灯、龙灯、马灯、鱼灯、彩灯等。其中，滚

灯、鱼灯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前者不

仅登上了央视春晚，还走出国门进行表

演。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

展。30多年前那种“人海战术”的元宵灯

会，与如今“多元创新”的元宵灯会相比，

早已无法同日而语。30多年前的元宵灯

会，不过是时代进程中一段小小的插曲。

喜新厌旧，或许是人的固有心态。但

旧有旧的一往情深，新有新的不竭追求。

人活着，应当不断体验新的生活方式，生

命的存在，不正是对生活丰富而新鲜的体

验吗？只有不断创新，元宵灯会才会不断

焕新，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变化的审美需

求。

元宵灯会，不仅是灯笼的展示，也是

历史与文化的展示，更是科技和发展成果

的展示。

临平沉醉灯海里
○ 萧 余


